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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開
髮
型
屋
的
朋
友
閒
聊
，
他
訴
說
店

舖
開
在
一
中
產
私
人
屋
苑
，
住
戶
雖
願
消

費
，
就
是
有
個
共
同
性
格
，
不
願
預
約
。

衝
入
門
便
要
即
時
的
服
務
，
要
等
的
話
轉

身
離
去
。
鄰
近
的
行
家
都
說
他
們
的
客
人

沒
這
樣
的
個
性
。
原
來
各
地
區
的
住
戶
各
有
性

格
，
真
是
物
以
類
聚
。

朋
友
對
預
約
的
概
念
有
很
大
感
觸
，
他
說
：

﹁
大
家
去
看
醫
生
前
會
預
約
，
等
一
、
兩
個
小
時

沒
抱
怨
；
身
體
檢
查
、
牙
醫
排
期
一
、
兩
個
月

也
願
意
等
，
為
何
唯
獨
洗
頭
剪
髮
不
願
預
約
？

是
以
學
歷
作
標
準
？
﹂
我
聽
出
朋
友
的
想
法
過

於
自
卑
和
敏
感
。

我
說
：
﹁
這
不
關
乎
學
歷
，
是
可
取
替
性
的

問
題
。
要
洗
頭
，
這
家
沒
空
檔
便
到
別
家
去
，

或
回
家
自
己
洗
，
反
正
有
選
擇
；
頭
髮
今
天
不

剪
明
天
剪
影
響
不
大
，
不
會
像
感
冒
牙
痛
般
令

人
難
受
。
這
是
客
人
朝
自
己
的
利
益
和
方
便
去

做
選
擇
。
你
看
賣
雞
蛋
仔
的
，
只
要
老
伯
做
得

好
吃
，
客
人
依
舊
願
意
排
長
龍
輪
候
，
可
見
與

提
供
服
務
者
的
學
歷
無
關
。
﹂

其
實
，
香
港
人
一
般
都
是
急
性
子
，
不
大
喜

歡
預
先
計
劃
，
愛
即
興
、
愛
自
由
。
外
出
用
膳

的
習
慣
可
見
一
斑
，
除
非
必
須
要
吃
某
家
的
菜

式
，
不
然
哪
家
餐
廳
有
座
位
，
便
光
顧
哪
一
家
。
　

預
約
是
個
好
習
慣
，
最
重
要
是
保
障
自
己
在
指
定
時
間

獲
得
指
定
的
服
務
，
也
讓
提
供
服
務
者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作

充
分
的
準
備
，
其
實
最
大
的
受
惠
者
還
是
自
己
。
沒
計
劃

習
慣
的
人
，
其
實
對
家
人
和
朋
友
會
造
成
或
多
或
少
的
影

響
，
除
非
他
們
身
邊
的
人
已
習
慣
。
由
於
即
興
，
便
會
慣

常
地
作
出
改
變
，
或
突
然
作
出
令
人
措
手
不
及
的
決
定
，

雖
說
有
時
會
帶
來
驚
喜
，
但
打
亂
了
別
人
的
計
劃
和
生
活

安
排
，
絕
非
受
歡
迎
的
一
群
。

沒
計
劃
的
人
，
常
會
錯
失
了
許
多
機
會
，
由
於
沒
有
目

標
和
安
排
，
過

﹁
做
一
日
和
尚
敲
一
日
鐘
﹂
的
被
動
日

子
，
最
終
是
難
成
大
器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預約概念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報
載
新
學
年
香
港
某
大
學
有
教
授
在
開
學

第
一
天
命
令
遲
到
學
生
﹁
罰
企
﹂︵
企
者
，
站

也
︶，
成
為
有
趣
的
助
談
之
資
，
有
人
讚
賞
、

有
人
譏
評
，
亦
有
人
慨
嘆
。
嘆
者
，
認
為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大
學
生
行
為
如
一
兩
代
前
的
小

學
生
；
譏
者
批
評
有
損
學
生
﹁
尊
嚴
﹂，
而
讚
者
則

認
為
教
授
此
舉
端
正
了
歪
風
。

我
倒
對
另
一
大
學
某
教
員
的
廢
話
有
興
趣
，
此

君
揚
言
大
學
生
應
要
﹁
走
堂
﹂︵
即
隨
意
曠
課
不

聽
︶，
亦
有
人
說
大
學
生
應
該
自
行
決
定
學
習
的
方

式
云
云
。
我
卻
從
老
工
科
學
生
的
角
度
要
說
說

話
。
鼓
勵
學
生
﹁
走
堂
﹂
的
教
員
實
是
﹁
一
部
通

書
睇
到
老
﹂，
他
閣
下
吃
社
會
科
學
這
行
飯
，
真
是

﹁
吹
皺
一
池
春
水
，
干
卿
底
事
﹂
！
在
大
學
裡
面
，

文
學
院
和
社
會
科
學
院
的
課
十
之
八
九
可
上
可
不

上
，
皆
因
教
授
所
講
的
內
容
，
大
部
分
可
以
在
教

科
書
、
參
考
書
中
找
到
。
理
學
院
、
工
學
院
、
醫

學
院
的
課
除
了
大
型
講
課
之
外
，
還
有
形
形
色
色

的
實
習
和
導
修
。
實
習
和
導
修
之
類
，
常
有
教
科

書
以
外
的
基
本
知
識
和
技
術
要
講
授
和
練
習
，
甚

至
是
教
授
或
導
師
親
自
看

學
生
依
樣
葫
蘆
，
並

從
旁
指
導
，
這
樣
的
課
怎
可
以
﹁
走
堂
﹂
？

不
同
的
學
科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
又
比
如
習
武
，

你
學
一
套
拳
法
，
在
今
天
錄
音
錄
影
技
術
先
進
的

年
代
，
仍
不
能
﹁
自
觀
自
學
﹂，
一
定
要
師
父
︵
或

師
父
認
可
的
師
兄
︶
幫
你
﹁
執
拳
﹂。
這
一
回
罰
遲
到
學
生
站

聽
課
的
，
是
工
學
院
的
教
授
，
學
生
真
的
能
完
全
自
學

嗎
？
請
問
另
一
大
學
不
相
干
的
社
會
科
學
老
師
，
憑
甚
麼
指

指
點
點
？
不
明
真
相
而
妄
加
月
旦
，
真
是
誤
人
子
弟
了
！

工
科
生
之
遲
到
，
令
我
想
起
多
年
前
一
宗
荒
唐
事
。
事
緣

香
港
一
位
著
名
實
業
家
旗
下
的
公
司
贊
助
一
項
為
大
學
工
科

生
而
設
的
比
賽
，
並
為
幾
位
優
勝
者
辦
了
一
個
隆
重
的
頒
獎

儀
式
，
大
老
闆
更
親
臨
頒
獎
作
為
鼓
勵
。
豈
料
得
獎
者
過
半

遲
到
，
最
嚴
重
的
遲
到
超
過
一
個
小
時
以
上
！
實
業
家
憤
然

指
出
，
就
算
從
台
灣
過
來
也
應
該
到
了
。
於
是
取
消
遲
到
者

的
頒
獎
儀
式
，
吩
咐
下
屬
將
獎
杯
和
獎
金
交
給
遲
到
的
得
獎

者
，
草
草
了
事
。

這
幾
個
遲
到
的
優
異
生
，
除
了
傷
了
一
位
真
誠
扶
持
香
港

實
業
、
贊
助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長
者
的
心
之
外
，
亦
同
時
失
去

了
個
人
事
業
上
的
一
個
大
機
遇
。
從
常
理
推
斷
，
實
業
家
既

是
有
心
人
，
出
錢
出
力
資
助
大
學
教
育
和
科
研
，
對
這
幾
位

在
工
程
技
術
比
賽
脫
穎
而
出
的
精
英
，
當
然
會
另
眼
相
看
。

如
果
雙
方
談
得
攏
，
可
能
要
聘
用
這
幾
個
年
輕
人
，
再
重
點

栽
培
。

然
而
新
一
代
大
學
生
給
身
邊
的
人
驕
縱
慣
了
，
當
﹁
主
角
﹂

出
席
大
型
比
賽
的
頒
獎
儀
式
，
居
然
也
可
以
遲
到
一
兩
個
小

時
，
這
樣
做
人
處
事
的
態
度
，
怎
麼
可
以
叫
僱
主
放
心
委
以

重
任
？

回
到
要
大
學
生
罰
企
的
教
授
。
如
果
我
們
旁
觀
者
孤
立
一

次
事
件
來
看
，
可
能
會
以
為
教
授
在
開
學
首
日
就
﹁
發
難
﹂，

未
免
過
於
﹁
苛
刻
﹂
吧
！
如
果
易
地
而
處
，
筆
者
可
以
大
膽

說
句
公
道
話
，
這
家
大
學
學
生
遲
到
的
風
氣
應
該
非
常
嚴

重
，
﹁
涉
案
﹂
教
授
多
年
以
來
一
定
受
盡
閒
氣
，
然
後
才
有

此
﹁
雷
霆
一
擊
﹂
！
若
說
學
生
被
罰
站
沒
有
尊
嚴
，
那
麼
用

納
稅
人
的
血
汗
錢
資
助
大
學
教
育
，
學
生
卻
慣
性
遲
到
，
納

稅
人
的
尊
嚴
又
有
誰
會
重
視
？

工科生遲到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看
來
港
演
出
的
南
京
市
越
劇
團
的
︽
柳
毅

傳
書
︾。
同
樣
是
一
個
傳
統
民
間
傳
說
，
南
京

越
劇
團
的
編
劇
和
演
出
，
比
月
前
在
台
北
看

中
國
國
家
話
劇
院
，
跨
海
前
往
演
出
的
︽
白

蛇
傳
︾
改
編
的
︽
青
蛇
︾，
要
好
得
多
了
。

︽
青
蛇
︾
號
稱
顛
覆
民
間
傳
奇
，
但
劇
情
冗

長
，
重
重
複
複
，
看
得
人
們
悶
出
鳥
來
。
我
因
此

中
途
退
席
。
該
劇
雖
有
金
馬
獎
影
后
秦
海
璐
，
金

獅
獎
影
帝
辛
柏
青
撐
場
，
但
編
劇
低
劣
。
也
許
原

著
也
並
不
怎
麼
樣
，
所
以
全
劇
令
人
感
到
沉
悶
。

我
已
在
本
欄
評
論
了
它
，
此
處
不
再
饒
舌
。
　

但
南
京
越
劇
團
男
女
主
角
也
都
是
國
家
一
級
演

員
，
人
靚
歌
甜
，
唱
腔
優
美
，
令
人
享
受
二
小
時

左
右
的
演
唱
，
我
是
十
分
滿
意
。

我
雖
不
是
江
浙
上
海
人
，
但
我
喜
歡
越
劇
，
越

劇
唱
腔
甜
美
，
完
全
適
合
演
才
子
佳
人
的
戲
。
猶

憶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上
海
越
劇
的
袁
雪
芬
、
金

采
風
等
首
次
來
港
，
演
出
便
風
靡
香
港
觀
眾
。
不
懂
上
海
話

的
香
港
廣
東
人
，
也
從
此
愛
上
越
劇
，
我
便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
越
劇
最
適
合
演
︽
紅
樓
夢
︾、
︽
西
廂
記
︾
這
一
類
才
子

佳
人
戲
。
試
想
如
果
用
京
戲
高
吭
的
唱
腔
，
來
表
達
賈
寶
玉

和
林
黛
玉
的
愛
情
，
來
演
繹
張
生
和
崔
鶯
鶯
、
紅
娘
的
戀
愛

情
節
，
將
是
如
何
生
硬
。
因
此
，
京
戲
便
以
︽
三
國
演
義
︾、

︽
水
滸
傳
︾
的
情
節
為
主
，
雖
然
昔
年
的
梅
蘭
芳
以
︽
貴
妃
醉

酒
︾
的
演
出
著
名
，
但
恐
怕
不
是
主
流
。
同
樣
，
越
劇
如
果

以
武
打
戲
為
主
，
也
不
會
受
觀
眾
歡
迎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越
劇
來
港
帶
動
了
一
股
越
劇
熱
。
後

來
還
拍
了
不
少
越
劇
電
影
。
但
是
不
知
怎
的
，
經
過
了
文
化

大
革
命
，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電
腦
手
機
時
代
，
香
港
的
越

劇
迷
已
經
寥
寥
無
幾
了
。

近
兩
年
我
偶
然
看
過
內
地
來
的
越
劇
團
的
表
演
，
無
論
是

浙
江
的
小
百
花
，
還
是
這
一
次
的
南
京
越
劇
觀
眾
絕
大
多
數

是
中
老
年
人
，
尤
以
婦
女
為
多
。
青
年
男
女
可
能
早
已
唾
棄

中
國
的
傳
統
地
方
劇
種
了
。
相
信
連
廣
東
的
粵
劇
也
只
有
中

年
以
上
的
觀
眾
，
特
別
是
女
觀
眾
。
傳
統
藝
術
的
式
微
，
實

在
可
嘆
。

讚南京越劇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十
多
年
前
每
天
去
倫
敦
唐
人
街
的
報
館
上

班
，
館
址
旁
邊
是
一
家
全
英
最
大
夜
總
會
。

中
午
過
後
，
震
耳
欲
聾
的
搖
滾
樂
傳
來
，
直

到
深
宵
。
經
常
受
噪
音
影
響
，
無
從
下
筆
寫

稿
，
曾
經
詛
咒
它
早
日
﹁
關
門
大
吉
﹂。

它
終
於
關
門
了
，
現
址
改
建
為
全
英
最
大
的
豪

華
賭
場
。
月
前
經
過
，
探
頭
張
望
，
魁
梧
大
漢
守

門
。
大
堂
金
光
燦
爛
，
足
可
媲
美
澳
門
賭
場
的
金

碧
輝
煌
。
本
想
進
去
開
開
眼
界
，
但
賭
場
規
定
客

人
要
交
出
隨
身
背
包
代
保
管
，
我
背

電
腦
，
不

願
離
身
，
只
得
作
罷
。

豪
華
賭
場
開
在
唐
人
街
，
肯
定
不
懷
好
意
，
顯

然
是
看
中
了
﹁
暴
發
﹂
的
中
國
人
。
在
門
外
徘
徊

半
晌
，
只
見
出
入
者
盡
是
說
普
通
話
的
內
地
遊

客
。
想
當
年
，
唐
人
街
餐
館
地
庫
也
有
小
型
賭

檔
，
骯
髒
昏
暗
，
三
教
九
流
聚
集
。
賭
客
多
是
附

近
那
些
中
午
休
息
或
深
夜
打
烊
後
、
來
賭
兩
手
的

餐
館
廚
師
和
侍
應
。
他
們
大
部
分
是
香
港
人
，
離

鄉
背
井
生
活
苦
悶
，
以
賭
消
遣
。
結
果
欠
下
一
身

賭
債
，
沒
錢
匯
回
港
養
妻
活
兒
。
類
似
的
賭
仔
悲

慘
故
事
，
當
年
採
訪
新
聞
也
見
得
多
了
。

如
今
賭
場
升
格
，
目
標
客
人
已
不
同
，
但
嗜
賭

者
的
悲
慘
下
場
相
似
。
朋
友
郭
太
擔
任
留
英
學
生

監
護
人
，
來
自
廣
州
的
留
學
生
小
明
，
家
境
富
裕
，
母
親
給

他
金
卡
任
意
提
款
，
不
問
用
途
。
小
明
因
受
不
住
引
誘
，
常

去
賭
場
，
連
學
費
也
輸
光
，
被
迫
返
國
。
郭
太
自
責
之
餘
，

無
限
惋
惜
。

英
人
好
賭
，
月
前
最
熱
門
的
賭
盤
是
凱
特
王
妃
生
仔
抑
或

生
女
。
賭
博
投
注
站
遍
佈
街
頭
巷
尾
，
比
酒
吧
還
多
，
以
東

倫
敦
紐
咸
區
︵N

ew
ham

︶
為
例
，
這
裡
是
舉
辦
倫
敦
奧
運
會

地
方
，
人
口
僅
二
十
五
萬
，
區
內
投
注
站
逾
八
十
家
。
最
近

居
民
請
願
，
要
求
區
政
府
取
締
部
分
投
注
站
，
但
不
得
要

領
。原

來
，
英
政
府
每
年
的
博
彩
業
稅
收
，
多
達
三
億
英
鎊
。

怪
不
得
唐
人
街
的
夜
總
會
轉
型
賭
場
了
；
生
意
滔
滔
，
奉
獻

者
眾
。
　

唐人街賭場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一
年
一
度
又
見
中
秋
月
圓
時
，
中

秋
佳
節
是
我
國
最
受
歡
迎
傳
統
佳
節

之
一
。
香
港
公
眾
假
期
選
在
八
月
十

六
追
月
夜
即
中
秋
翌
日
放
假
。
其
實

賞
月
嘛
，
俗
語
有
云
：
﹁
十
五
的
月

亮
十
六
圓
﹂，
是
耶
？
非
耶
？
我
想
要
看
看

賞
月
者
當
時
之
心
情
如
何
矣
！

月
有
陰
晴
圓
缺
。
其
實
，
月
到
最
圓
時
正

是
月
缺
之
開
始
。
此
金
句
也
該
看
作
為
警
世

語
。
近
年
來
，
房
地
產
火
紅
，
某
程
度
是
供

求
失
衡
，
利
息
低
微
，
然
而
，
不
排
除
在
此

誘
因
之
下
，
炒
家
肆
無
忌
憚
大
舉
入
市
所
掀

起
之
風
浪
所
致
。
炒
家
一
心
以
為
好
景
常

在
。
殊
不
知
，
花
無
百
日
香
，
月
無
天
天

圓
。以

民
為
本
的
梁
振
英
上
任
後
，
一
再
推

出
辣
招
遏
樓
市
。
其
實
，
當
局
料
四
年
內

供
應
逾
七
萬
伙
私
樓
增
供
應
。
雙
管
齊

下
，
私
樓
炒
家
該
﹁
無
啖
好
食
﹂。
再
加
上
，
美
國

退
市
共
識
似
已
形
成
，
低
息
時
代
亦
似
近
尾
聲
。

香
港
在
樓
市

貨
者
膽
已
開
始
怯
，
慢
慢
放
貨
，

拋
貨
潮
亦
似
成
，
至
少
黃
金
潮
已
過
。

雖
然
，
用
示
威
與
營
造
輿
論
等
方
式
逼
CY
鬆

手
，
惟
社
會
支
持
與
反
對
CY
房
屋
政
策
在
社
會
頗

有
爭
議
，
反
應
不
一
。
然
而
，
對
房
屋
政
策
擇
善

固
執
的
CY
近
日
再
聲
稱
，
解
決
房
屋
問
題
，
不
只

是
政
府
或
個
別
行
業
的
事
，
而
是
整
個
香
港
社
會

的
大
事
。
CY
說
得
對
，
是
影
響
整
個
社
會
各
行
各

業
的
事
。
當
年
因
當
局
提
出
﹁
八
萬
五
﹂
政
策

時
，
對
工
商
業
的
衝
擊
，
多
少
負
資
產
冒
出
所
引

起
的
社
會
負
影
響
，
相
信
不
少
人
記
憶
猶
新
，
恐

懼
之
心
仍
未
退
哩
。
至
今
﹁
八
萬
五
﹂
這
數
字
在

某
些
人
當
中
，
已
成
為
﹁
恐
怖
而
又
令
人
震
驚
的

數
字
﹂。
事
關
，
當
年
市
道
蕭
條
了
多
年
，
經
濟
鏈

斷
了
。
主
因
是
什
麼
？
答
案
大
家
都
知
。

今
日
將
是
立
法
會
審
議
樓
市
辣
招
事
宜
。
不
同

利
益
代
表
在
立
法
會
內
必
有
不
同
立
場
和
投
票
意

向
。
我
相
信
尊
貴
的
議
員
會
以
大
局
為
重
，
不
能

只
顧
私
利
和
選
票
。
石
議
員
有
修
正
案
，
相
信
支

持
者
也
不
少
。
要
維
護
香
港
核
心
價
值—

—

自
由

經
濟
市
場
精
神
。
小
政
府
也
好
，
大
政
府
也
罷
，

都
不
該
也
不
可
能
太
過
干
預
市
場
，
一
旦
扭
曲
市

場
運
作
，
必
然
會
出
現
亂
子
的
。
作
為
香
港
經
濟

重
要
支
柱
的
行
業
，
對
整
個
社
會
百
業
而
言
：

﹁
一
榮
百
榮
，
一
枯
百
枯
。
﹂
主
政
者
思
維
要
縝
密

細
度
之
。

核心價值

上
一
期
，
小
狸
分
析
了
如
今
依
然
能
活
躍
在
微

博
上
的
三
類
人
群
構
成
：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
大
V

及
類
大
V
族
、
廣
大
草
根
網
民
。
這
三
類
人
中
，

第
一
類
是
職
業
病
患
者
，
在
本
文
中
基
本
可
以
忽

略
，
第
二
類
的
行
徑
則
通
常
構
成
了
傳
播
學
中
所

說
的
﹁
輿
論
領
袖
﹂，
而
第
三
類
則
就
是
那
傳
說
中
著
名

的
﹁
烏
合
之
眾
﹂。

烏
合
之
眾
的
力
量
是
巨
大
的
，
但
這
種
力
量
因
為
缺

乏
理
智
而
又
極
度
危
險
，
從
某
種
角
度
上
說
，
輿
論
領

袖
的
正
確
引
導
是
保
證
這
股
巨
大
力
量
能
發
揮
積
極
作

用
的
關
鍵
。
但
不
幸
的
是
，
微
博
上
的
輿
論
領
袖
，
很

多
都
離
成
熟
尚
遠
，
這
種
成
熟
，
不
是
年
齡
、
閱
歷
的

達
標
，
而
是
對
話
語
權
這
種
公
權
力
的
認
知
和
把
握
。

說
回
薛
蠻
子
，
這
個
擁
有
一
千
二
百
萬
粉
絲
的
大

V
，
到
底
是
不
是
一
個
合
格
的
輿
論
領
袖
？
小
狸
說
不

是
。
但
這
個
結
論
，
並
不
是
因
為
他
嫖
娼—

—

小
狸
百
分

百
贊
成
那
是
個
人
的
事—

—

而
是
因
為
他
在
被
保
安
攔
住

不
讓
進
門
時
，
不
停
說
自
己
有
千
萬
粉
絲
。

一
邊
靠
以
不
斷
言
語
挑
戰
公
權
力
而
拉
攏
討
好
那
些

對
社
會
普
遍
存
在
不
滿
的
草
根
粉
絲
，
一
邊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期
望
擁
有
特
權
而
且
是
希
望
依
靠
粉
絲
眾
多
而
衍

生
出
特
權
，
這
樣
的
大
V
不
是
輿
論
領
袖
，
而
是
投
機

分
子
，
而
這
種
投
機
對
一
個
﹁
公
知
﹂
的
殺
傷
力
遠
遠

大
於
什
麼
嫖
娼
。

而
大
V
中
的
投
機
者
又
遠
遠
不
止
一
個
薛
蠻
子
。
幾

個
月
前
一
度
鬧
得
沸
沸
揚
揚
的
央
視3.15

事
件
，
讓
多
少

大
V
陷
入
尷
尬
。
就
在
烏
合
之
眾
，
尤
其
是
社
會
經
濟
等
級
不

高
、
相
對
更
沒
有
主
見
的
烏
合
之
眾
們
，
瘋
狂
唾
棄
傳
統
媒
體
而

迷
戀
大
V
們
的
段
子
、
大
女
V
們
語
不
驚
人
死
不
休
的
熱
鬧
痛
快

時
，
他
們
完
全
忘
了
某
公
關
業
者
不
無
得
意
的
話
語
：
﹁
公
關
一

個
人
可
比
公
關
一
個
機
構
要
容
易
得
多
。
﹂
而
這
種
情
形
，
用
某

位
網
友
的
話
說
：
﹁
這
是
一
個
比
傳
統
媒
體
更
加
險
惡
的
地
方
：

處
處
是
陷
阱
，
唯
有
再
三
擦
亮
自
己
的
眼
睛
，
才
能
在
一
個
混
亂

的
空
間
裡
辨
識
出
那
些
或
光
鮮
亮
麗
、
或
發
嗲
賣
萌
、
或
慷
慨
激

昂
、
或
心
靈
雞
湯
的
一
百
四
十
個
字
背
後
到
底
流
淌

怎
樣
的
利

益
。
﹂

小
狸
當
然
不
會
一
竿
子
打
翻
一
船
V
，
對
於
那
些
真
正
言
出
於

心
、
為
民
請
命
、
內
斂
自
律
的
輿
論
領
袖
們
，
小
狸
比
任
何
人
都

懷
有
一
份
敬
意
。
但
是
，
不
可
否
認
的
，
也
有
相
當
一
部
分
大

V
，
並
沒
有
意
識
到
當
他
們
如
今
的
話
語
權
也
成
了
一
種
公
權

力
，
他
們
的
責
任
和
義
務
隨

粉
絲
數
量
也
隨
之
降
臨
。
當
然
，

還
有
另
一
些
V
，
目
的
本
就
不
純
，
一
切
都
是
故
意
。

也
所
以
，
小
狸
期
望
，
幼
稚
的
V
們
快
快
成
熟
起
來
，
明
白

﹁
痛
快
痛
快
嘴
兒
﹂
的
同
時
也
有
一
份
擔
當
；
腦
殘
的
粉
們
快
快
清

醒
起
來
，
用
一
雙
慧
眼
辨
別
出
誰
是
負
責
任
的
真
V
，
誰
是
可
以

期
待
的
成
長
V
，
而
誰
是
奔

致
富
而
來
的
投
機
V
。

幼稚V與腦殘粉（下）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清晨去公園走一趟，就能形象地體驗到老齡社
會的到來。
明媚的晨光下，來晨練的老人摩肩接踵。到處

是激昂的拍手操、廣場舞悠揚的音樂，到處是白
髮與皺紋，公園就像一個龐大的養老院。
雖然五六十歲的職場精英還算得上年富力強，

可絕大多數這個年齡段的人，都步入應該頤養天
年的時光。城市中滿目皆見的老人，讓人為社會
的養老責任捏 一把汗。
在北京，六七十歲的人給八九十歲的人養老非

常普遍。小區裡有位60多歲走路都已經困難的男
士，每周要去為80多歲的父母做家務及陪打麻
將，因為有事做不周到，還經常挨父母訓斥。望
他那臃腫的身體，蹣跚的步子，真不知道他能

堅持多久。
一天，一位遠房親戚家傳來一個噩耗：他的老

伴在照顧90多歲母親住院的期間，突發心臟病離
世，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其實，那位當女兒的
也已經69歲，自己也算個高齡老人了。
小區有位60開外的男士，獨自照顧年邁的父母

已有十好幾年。他提前下崗之後，全部生活的中
心就是照顧父母。年復一年，他從清晨就開始忙
碌，買菜、洗衣、做三餐飯，上醫院、整理房
間、報銷藥費，一天忙得幾乎沒有喘息時間。他
需要頻繁地為癱瘓在床老年癡呆的母親接大小
便，清理老人鬧脾氣搞出的滿床排泄物。他要搬
動母親沉重的身體，換上清洗乾淨的床單被褥。
兄弟姐妹都因體弱年邁盡量少來父母家，寧願背
不夠孝順的惡名。
男士早年上山下鄉後來回城進廠，30多年的勞

累讓他有了一身傷痛，血壓高、心臟病、高血脂

等慢性病全都上了身。可他忙得沒時間去看病，
只讓人代 拿點兒藥完事。因為住房狹窄及經濟
條件有限，他父母堅決不同意用保姆。男士說，
他不知道自己能堅持多久，說不定有一天，自己
會走到老人的前邊。
這樣的「老養老」，被文人上升到傳統道德層

次，詩意地美化了。有位80多歲的老人照顧母親
幾十年，被當模範報道。然而詩意的背後，卻是
有些淒涼的現實。有人說，這種養老方式，在中
國將是「絕版」。這些「小老人」把「老老人」送
走後，卻沒人會為他們養老。
因為他們都是獨生子女的家長，不可能得到

「小皇帝」的回報。就是獨生子女們有心，一個子
女怎麼顧得了四個老人？獨生子女為父母設計的
未來幾乎都是：進養老院！可惜，當以五零後為
主體的嬰兒潮已進入真正意義的老年時，北京的
養老機構卻是一床難求。
人生而不平等，也很形象地體現在當下北京人

的養老上。頭幾天，陪一位朋友參觀一所高檔養
老院。那所養老院坐落在近郊一片青山綠水之
中，偌大的園子中有山有水，有漂亮的亭台樓
閣，還有中醫養生館所。老人住的房間寬敞明
亮，像是一個個溫馨的小家，既溫馨私密，也隨
時有服務人員的細緻關照，老人享受 賓館公寓
式管理。這裡接收50歲以上、生活能夠自理的老
人。老人在開滿鮮花的庭院中散步，在舞池中練
舞，在湖邊的亭子中打牌。公寓前停滿了私車，
老人們開 轎車瀟瀟灑灑地出入養老院。
大家不由說，這兒可真是養老的天堂！可惜，

多數老人進不來。一是貴二是床位稀缺。雖然這
兒的護理費及餐費並不算貴，可每位老人入院時

都得先交上120萬人民幣的押金，老人轉院或去世
後，只可退回本金。就是這樣，這家能容1000張
床的養老院也早就沒有床位了。
這家養老院已經辦了十多年。十年前，120萬元

對很多北京人家來說是個天文數字，即使現在也
沒有多少人家能拿出這筆錢。能進這類豪華養老
院的，都不是普通百姓。多數北京市民收入十年
間沒有上升，能有上百萬儲蓄的，不是私企老闆
就是國企高管。
所以這樣的養老院，是為全國各地的「先富一

族」準備的。因為有經濟實力，富人不僅能擺脫
照顧老人的漫漫苦役，也能免除了自己未來養老
的後顧之憂。他們絕不會像前邊那位先生一樣，
晚年過得那麼辛苦。
有了錢，富人更容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盡孝

比窮人容易得多。然而，為富人服務的豪華養老
機構，佔據了最好的自然環境與社會資源，而普
通百姓能進的平民養老院，卻是一床難求。其
實，很多北京人連平民養老院也進不起。現在北
京普通養老院每月費用也已高達五六千元。而北
京企業退休金漲了多年，每月也只達到兩三千
元。一般事業單位退休金，也僅是四五千
元，多數平民百姓根本指不上機構養老。
權貴之家即使不進養老院，養老方式也

比平民體面得多。有位高幹出身的朋友
說，她年邁的母親花六七千元請了兩個保
姆，她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當老人如
廁時，一邊一個把老人扶起來攙去衛生
間，盡可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保存尊嚴。
用得起兩位保姆的人家，兒女盡孝道也能
輕鬆不少。北京的保姆月薪水已經上漲到
三四千元甚至更高，如果算上吃與住，收
入比很多白領還高。
能用錢買孝順的兒女，畢竟是社會上的

極少部分。更多收入不高的兒女們，為父

母養老，就得犧牲自己的晚年幸福，付出來日不
多的生命。有位女士說，為了照顧癱瘓多年的母
親，她夫妻分居20多年，30年來從不能出門旅
遊、聚會、甚至逛一下商場。她的母親沒有收
入，每次住院自費的幾萬甚至十幾萬元，都是兒
女們拼湊來的。
我家附近一個社區醫院，因為有相對便宜且能

進醫保的臨終關懷病房，所以總是躺滿了老人，
有的老人已被兒女送去躺了十幾年。最近小醫院
裝修遣散老人，有位實在沒地方可去的83歲老太
太，竟割腕自殺身亡了。
總是聽北京人訴說養老方面的困苦，小區裡一

位甘肅保姆卻說：「你們城裡人夠幸福了，父母
都有退休金，還有醫保；在我們鄉下，年輕人都
在外邊打工，家家老人都根本沒人管！我媽摔傷
了腰，用布一裹扛回家就在炕上躺 ，後來骨頭
都長歪了，現在幹什麼都爬 去；我爹頭幾年得
了肺病，吃不起藥、住不起醫院就在家等死，去
世的時候才70出頭。你們北京的老人70多歲，還
能在公園唱歌跳舞呢！」
老境如此不同，讓人辛酸感嘆！

養老差 異

■養老境況堪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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